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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子

我们总是在夏天里去同奶奶一起呆上一周。那时候我

叫乔伊，乔伊 多德尔，而不是乔。我妹妹叫玛丽 艾丽斯。

头几次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小娃娃，因为奶奶的阻止，我们

几乎没能好好看看她居住的那个小镇。奶奶身材高大，而

小镇却是那么的小。奶奶也很老了 或者说是我们觉得

她很老了 有山那么老。要说身子骨结实不结实嘛，她

的身子骨可结实啦，结实得就像旧皮靴一样 或者说我

们觉得是这样。不过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，玛丽 艾丽斯

和我都长大了。奶奶虽说从来没变，我们每年看到她的样

子却似乎都不太一样。

现在我比当年的奶奶还要老，要老不少呢。然而随着

时间从身边流过，我却似乎越来越多地想到那些炎热的夏

天里的日日夜夜，想到镇子最边上奶奶住的那栋房屋。还

有爷爷。我的所有这些回忆都真切吗？字字真切，而且随

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真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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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再也不会想到，我们得离开芝加哥才能看到死尸。

我们生长 卡彭和“臭虫”莫兰 当道的糟糕日子在艾尔

里。就在刚刚过去的那年冬天，他们还在克拉克北街搞了

情人节大屠杀。这个城市恶名昭著，汤姆生式冲锋枪该被

叫作“芝加哥式打字机”才对。

不过那年我已经长到 岁，妹妹玛丽 艾丽斯 岁，我

们都还没见过死尸。凭我们的猜测，大多数死尸都会呆在

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，比如穿着硬邦邦的套鞋躺在密歇根

湖底什么的。

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，要看死尸，我们得一路旅行到多

德尔奶奶家才成。爸爸说玛丽 艾丽斯和我差不多已经到

了可以自己外出旅行的年龄了。他还说，奶奶上了年纪，该

世纪 年代是芝加哥黑社会活动猖獗，黑社会团伙相互搏杀的

卡彭和“年代。艾尔 臭虫”莫兰是当时芝加哥两大犯罪团伙的首领。 年

情人节这天， 个人，至此卡彭团卡彭的手下装扮成警察，杀死了莫兰手下的

伙赢得了芝加哥黑社会的控制权。

“火 年）枪”奇塔姆在地面上的最后一夜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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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我们去陪她住上一个礼拜的时候了。我们自小就没见过

奶奶。爸妈是芝加哥人，但没车，而奶奶也没装电话。

“他们在把咱们扔给奶奶，这就是他们干的事儿。”玛

丽 艾丽斯生气地说。她怀疑爸妈会趁我们不在的时候溜

到威斯康星州去钓鱼。

我倒不介意这趟出门，因为我们是坐火车去的。火车

是沃巴什铁路公司特棒的蓝鸟号，每天早晨从迪尔伯恩车

站发车，开往圣路易斯。这两地之间有许多小镇，奶奶就住

在其中的一个小镇上。铁路穿过这些小镇，把它们分成两

半。镇上的人会站在门廊上看着火车开过去。

玛丽 艾丽斯说她受不了那地方。原因之一就是：在奶

奶家，你得到屋外去上厕所。厕所在那座泥巴房子的对面。

泥巴房子是间摇摇晃晃的破棚子，里面堆满了爷爷在世时

留下的东西。泥巴房子里住着一只龇牙咧嘴的老雄猫，你

一迈出厕所门，它就朝你 艾丽斯讨厌扑过来。这可让玛丽

透了。

艾丽斯说，那儿没什么事好做，也玛丽 没人陪着一块

做事，所以她就整天跟着我，尽管我只比她大两岁，而且是

男孩。刚到的那几天里，我们就在镇子的繁华地段上溜达，

那里只有短短一个街区的砖房，它们分别是银行、保险代理

公司、摩尔商场，还有那家名叫“咖啡壶”的咖啡店。这家咖

啡店的地面上从前盖的是镇上的老酒馆。那年头正行禁酒

令，卖烈酒算犯法，所以百姓们都自己在家酿啤酒。现在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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咖啡店仍旧是那副白铁皮屋顶伸到人行道上做天棚，门前

竖着拴马桩的门脸儿。尽管当时已经有了福特牌小汽车，

银行 韦登巴赫甚至还驾了辆豪华的霍普车，但附近家

的农民到镇上来的时候大部分坐的还是马拉车。

在我们眼里，这地方显得死气沉沉。不过那是在他们

埋葬“火枪”奇塔姆之前。要不是因为“火枪”奇塔姆这个名

字的话，此人本来是会在毫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一路走进

坟墓的。县城里的报纸可不愿为一个名叫什么“火枪”的人

登讣告，可是偏偏又没人知道他的其他名字。这事儿引起

了一些大报纸的注意。当时正值 月，是新闻业的淡季，为

了弄出篇吸引人的报导，一家报社派了名特约记者到那家

名叫“咖啡壶”的咖啡店里来打探消息。

“咖啡壶”是镇里人胡吹海侃、说长道短、消磨时间的地

方。我和玛丽 艾丽斯打那儿经过时，引起了人们的一些兴

趣，因为我们是从未跨进过店门一步的多德尔太太的亲戚。

奶奶说她喜欢自个儿呆着，可是在这样一座小镇上，要做到

这点并不太容易。

艾丽我和玛丽 斯把我们听到的传闻带回了家：一个穿

着城里人衣服、戴着硬边草帽的可疑家伙下了火车。他十

分打眼，一直在打听“火枪”奇塔姆的事儿，而且还做记录。

奶奶不是一个人家会最先跑去告知消息的人，但是消

息不胫而走，她已经听说“火枪”奇塔姆死了。奶奶称不上

有人缘。多德尔爷爷倒是老被人家想到他的好，只可惜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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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已过世了。

那天，奶奶正在黑色的多眼铁炉灶上做西红柿，她的厨

房里真够热的，热气大得能把墙上的日历蒸掉下来。她把

袖子挽上去，露出粗壮的胳膊。当听说镇上可能挤满新闻

记者时，她咬了咬牙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说“：我跟你们说，那个记者想干啥。他

想取笑咱们，因为他觉得咱啥也不是，只是捆干草，是些不

中用的乡下人。咱是乡巴佬，可这碍他啥事？”

“‘火枪’奇塔姆到底是谁？”玛丽 艾丽斯问。

“他是个老坏蛋，活着受穷，死了也是个穷鬼。”奶奶说，

“没人愿意挨着他，因为他身上就像黄鼠狼一样臭得难闻。

他在一只鸡笼子里面住过，眼下他们得把那鸡笼子烧了才

行。”

为了换个话题，奶奶对我说“：拿着，你来搅番茄，别让

它们黏在一起。我一直站在这热气里，快给烤干了。”

我不喜欢做厨房的活计。昨天奶奶做了苹果酱，味道

还不错。她是在屋外生火做的，而且还在大锅里加了些薄

荷，免得苹果酱黏在一起。

“在‘咖啡壶’店里，他们说‘火枪’是和詹姆斯家的男孩

们一快跑的。”

“哪个詹姆斯家的男孩？”奶奶问。

詹姆斯。”我说““杰西 ，还有弗兰克。”

“他们逮不住他的。”她说“，不管咋说，詹姆斯家可是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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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里人。”

“他们告诉记者说，‘火枪’杀了人，被关进了监狱。”

“咱这一带是有几个人做过这样的事儿。”奶奶说“，不

过我可记不得‘火枪’几时离开过镇上的。这些话都是谁说

的？”

“是一个弯腰驼背、一嘴凸牙的很老的老太太说的。”玛

丽 艾丽斯答道。

“是不是那个长着斗鸡眼的？”奶奶问“，那一准是埃菲

威尔科克斯。你们觉得她现在很丑，是吧？可你们该看看

她做姑娘时啥模样。她那张嘴说起来话就没个完，舌头吊

在嘴里上下左右地搅和。”奶奶边说边走到纱门旁去透了口

气 。

“他们说他在自己的枪上刻了 个豁口。”我说，想试着

引出奶奶的话来“，他们说这些豁口不是表示他抢过几家银

行，就是表示他杀死过几个县治安官。”

“又是埃菲说的？别信丑婆娘的话。她们恨这个世

界。”奶奶说，不过老实说吧，她自己也并不是个美人儿，奶

奶叹了口气“，我跟你们说，他是咋得来‘火枪’这么个外号

岁上下的时候，和一帮大的。他刚 孩子出去打鹌鹑。因

为生了偷针眼，他连在谷仓里面开枪朝墙壁上打都打不中。

到了牧场上，他们一只鹌鹑也没看见，不过‘火枪’很来劲，

因为他是和大孩子们呆在一块儿。他一个劲儿地扣扳机，

把一头奶牛给打死了。牛倒下了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他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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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开火，光拿枪瞄着它，那牛最后也会老死的。大孩子们

不知道他下面会朝谁开火，就动手下了他的枪。就这么着，

他得了这个雅号。过后这雅号就像捕蝇纸似的黏着他。城

里无论哪个姑娘打起枪来都比他准，当然也包括我在内。”

奶奶边说边朝自己竖了竖大拇哥。

奶奶在屋子的木柴箱后面藏着枝 口径的温彻斯特

型双筒猎枪，不过我们猜想那是从前多德尔爷爷用来打

鸭子的“。我的枪法可没安妮 那么准奥克利 ，不过要是

论打松鼠还能同她比比高低。”奶奶仍然站在门口，用围裙

扇着风。接着她声腔不变地说“，好像有人来了。把番茄从

火上端下来。”

艾丽斯和门廊上站着一个陌生人，玛丽 我挤在奶奶身

后看着。来人就是那个记者。他的脸部线条分明，头上戴

顶帽子，帽子的缎带里渗着汗水。

“有啥事？”奶奶隔着纱门问道，声音尽量地友好。

“太太，我正在调查死去的‘火枪’奇塔姆的事儿。”他两

脚一点点地往前蹭，想把一只脚迈进门来。随后他用丝绸

手帕抹了抹脸。他那显示着自己共济会 会员身份的戒

指上镶着几颗钻石。

，美国女神枪手和射击表演家安妮 奥克利 。

共济会是一个国际性的互助组织，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

工匠的行会，会员大多是白人新教徒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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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谁让你来找我的？”

“我是挨家挨户问的，太太。你也知道你们女人多么爱

说话。谢天谢地，你们一开口都能说个没完没了的。”

玛丽 艾丽斯和我都紧紧地盯着来人。我们相信奶奶

可能会抄起扫帚，把他从门廊上轰走。因为我们见过奶奶

是如何三下五除二地把小贩给轰走的，而那些小贩还不如

眼前这个记者这般多嘴多舌呢。流浪汉们好像从来就没能

沾过奶奶家院子栅栏柱子的边。我们怀疑就是奶奶认识

你，你也别想进她家的门。可是让我们吃惊的是，奶奶竟然

一下子拉开纱门，抬腿走到了门廊上。我跟着走了出去，玛

丽 艾丽斯在确信那只龇牙咧嘴，随时准备伺机扑上来的雄

猫没躲在四周之后，也紧跟着我走了出来。

“你是报纸记者？”奶奶问道“，《皮奥瑞亚报》的？”那是

家专门报导廉价花哨衣服消息的报纸。来人听到奶奶的问

话后似乎颇感意外“。他们跟你说啥啦？”

“看来我捉住了一篇好稿子的尾巴。”那人道“，‘最后一

个会学猫头鹰叫的老枪手去了贫民墓地。’就是那样一类角

度的东西。太太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帮帮我，让这篇报

导多少能有点血肉？”

“成啊，我匀得出肉来。”奶奶和气地说“，都是谁在同你

说这事的？”
”

“主要是一位有点年纪的太太

“是那个自称威尔科克斯的丑婆娘吗？”奶奶说“，她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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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疯病呆在州医院里，一直呆到最近这阵儿。不过我猜想，

作为记者，这个你早就已经打探到了。”

玛丽 艾丽斯使劲用胳膊肘捣我，记者的眼睛瞪得圆圆

的。

“他们跟你说了‘火枪’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没有？”

“大家的说法好像都不太一样，太太。”

“唉，好名声留不住啊。”奶奶说“，这名字是他在内战

时候得的。”

记者的一只手在上衣的胸袋上打转，胸袋里露出一个

记事本。

“噢，没错，‘火枪’和伊利诺伊州的志愿军们参加了整

个那场内战。 年春天在夏伊洛 ，打下维克斯堡的当

儿，他同合众国的格兰特 在一起。他就是在那儿得了这

么个名字。说起来，这名儿还是格兰特给起的。‘火枪’没

端政府发的武器，他是拿着自个儿在家打鹌鹑用的那枝老

式雷明顿霰弹枪向叛军开火的。”

艾丽斯用手猛扯我衬这时候，玛丽 衣的下摆。我们知

年间美国北年至这里的内战指美国南北战争，即 方联邦

与南方要求脱离联邦的邦联之间的战争。

②南北战争时的战场，现为美国田纳西州国家公园。

任格兰特（ ，美国第 ）和③尤利西斯 总统（

内战时期的 中获胜后，被任命为联邦军将领，在维克斯堡战役（

总司令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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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小孩子老是撒谎，但奶奶可不是小孩子，她会撒出一些弥

天大谎来。在咖啡店里，记者一定已经听到了一些编造水

平一流的谎话，不过奶奶的谎话更为有趣，甚至还带点历史

的情调，它们把埃菲 威尔科克斯的谎话远远地比到了下

面，同时还让“火枪”的形象显得光彩了一点。

“他一直是个神枪手。”奶奶的谎话慢慢开始收尾了，

“打完仗回家时胸脯上挂着一溜儿比他胸脯还大的勋章。”

“不过他死的时候可是身无分文啊。”记者若有所思地

说。

“噢，没错，他把勋章都卖了，把钱送给了在战争中失去

父亲和丈夫的孤儿寡妇。”

记者窄窄的面孔上瞬时出现了一丝表情的变化“。火

枪”已经从一个开枪杀人狂变成了一个战斗英雄、神枪手，

甚至是慈善家。他摸出记事本，在上面潦草地写着字。他

觉得自己在奶奶这里挖到了金矿“。这些事都有记录。”奶

奶说“，你可以查查。”

记者准备写一篇新的报导寄给报社，一篇类似于“内战

英雄被合众国格兰特将军一手选中，招往天国大营”这样的

东西“。他从没结过婚吗？”

“从来没有。”奶奶答道“，他伤了埃菲 威尔科克斯的

心。就像你见到的那样，威尔科克斯到现如今还记着他的

恨呢。”

“现在他要下葬在贫民墓地，连一个给他送行的人也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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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。”记者说道，这或许就是他写作风格的一个样本吧。

“这是他们告诉你的？”奶奶说“，他们这是在哄你，宝

贝。你到‘咖啡壶’店门口顺便停一下，告诉他们：你听说要

用全套礼仪从我家里给‘火枪’下葬。他要在咱家的前厅里

度过他在地面上的最后一夜，你已经收到了参加葬礼的邀

请。”

记者被这些新鲜的材料弄得激动不已，迈着摇摇晃晃

的步子倒退着走下门廊的台阶“。真是太谢谢啦，太太。”他

说 。

“很乐意帮忙。”奶奶道。

玛丽 艾丽斯已经松开了我的衬衣下摆。我们对大人

有的那么一点点了解看来并不适用于奶奶。奶奶转过身对

我们说“：现在我得换双鞋，顶着这阵燥热，一路赶到木材厂

去。”听她说话的口气，就好像这些事都不是她自找的似的。

木材厂的人会敲敲打打，给“火枪”奇塔姆钉起一副棺材，然

后把账单寄到县里来。奶奶得吩咐他们把棺材抬到自己家

里，棺材里会躺着“火枪”。

黄昏时分，一口松木制成的绿颜色棺材已经躺在堂屋

凸窗前的两个锯木架上了。院子里的人在来来回回地打

转，他们看不到“火枪”，因为棺材盖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除

此以外，还有一块厚厚的纱巾从翘起的棺材盖上垂下来，盖

住棺材的正面，把“火枪”给遮住了“。火枪”的尸体被人发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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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的时候已经不太新鲜。奶奶把每扇窗户都打开了，可屋

子里还是有股怪味。他们把棺材抬进来的时候，我只看了

“火枪”一眼。这就够了。我只跟你说我看到了他两样东

西：一是他嘴里没有牙齿，再就是他穿着一条工装裤。

院里的人还不太敢相信奶奶在开放自家屋子，让大家

参观。不过这并没有挡住记者在客厅里进进出出，为他的

报导寻找更多的血肉，也没有挡住 韦登银行家的老婆

巴赫太太把她的父亲领了来。那个怪老头儿身材瘦小，只

有她一半那么大，身上穿着内战时联邦军穿的全套蓝色军

服。

奶奶一让他们进门，韦登巴赫太太便说“：我们上这儿

来，是为了在这个悲哀的时刻表示我们的敬意。我跟老爹

说：‘火枪’被合众国 次的格兰特授过勋，在布尔溪 负过

伤。他听了这话后往事一起涌上心头，于是我们就不能不

来了。”韦登巴赫太太的老爸头戴一顶军便帽，胸佩美国内

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发的一枚勋章。他好像不知道自己是

在什么地方。韦登巴赫太太领他走到棺材面前，两人对着

面前的鲜花说了几句好话。奶奶从园子里弄来两罐剑兰，

在松木棺材的两头一头放了一罐。她在每只罐子里都插上

①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小溪，靠近马纳萨斯，为南北战争中两次重要

月 日和战斗（ 月 至年 年 日）发生的地点，两次战斗联

邦军均遭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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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面美国国旗。

又有几个有胆量见奶奶的人跑上门来，然后又走了。

到临了，就只剩下了记者没走。他已经坐进质地最好的一

把椅子里，仍然在打探着新闻。门口又有人来了，一瞧，竟

然是埃菲 威尔科克斯太太，她带着一顶帽子。

“多德尔太太，我过来和你一块蹲夜，给咱们勇敢的老

兵守灵。”

那年头，大家都在死人下葬前的那天晚上为他守灵。

我敢打赌，奶奶连让威尔科克斯太太进门都不会乐意，就更

别提什么守灵了。不过当然啦，奶奶正在尽量设法把戏演

到最像，以便能瞒过记者的眼睛。只是她好像为镇上的人

想得不多，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想得就更少。她挥了挥手，

要威尔科克斯太太进来。威尔科克斯太太便两眼东张西望

地走进屋来。她朝棺材那边走去，眼睛盯着纱巾说“：他瞧

上去是不是还是原来的样子？”

接着她拖过一把椅子，坐到记者身边。记者往后面缩

了缩，因为他有确实可靠的证据，知道威尔科克斯太太刚从

疯人院里给放出来“。暖和得很，是不？”她冲着他说，眼睛

却看着别处。

屋外的人群终 艾丽斯和我在墙边上于散去了。玛丽

绕来绕去不肯走，因为我们太好奇了，别的啥地方也不想

去。

“你要是打算在这儿呆上一阵的话，就来杯啤酒咋样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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奶奶对记者说。记者看上去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。于是奶

奶便把他交给了威尔科克斯太太，好给威尔科克斯太太找

点罪受。奶奶回来时带了 瓶家酿的啤酒，啤酒刚刚从酒

窑里面拿出来，还带着酒窖的凉气。奶奶酿啤酒本来是给

自己喝的，不过这几瓶酒可要送给记者，陪伴他过夜了。奶

奶可没指望自己的死对头威尔科克斯太太会在一个男人面

前喝酒。

在寻常情况下，为了消磨夜里漫长的时光，全家人会在

一起回忆死者的事情。但是眼下的情况并不寻常，再说关

于“火枪”奇塔姆，大家回忆的也已经够多的了。

屋里只点了一盏灯。入夜以后，罐子里的剑兰都蔫了。

我挤在墙角里，开始打瞌 艾丽斯已经在一块小地睡，玛丽

毯上呼呼地睡着了。记者喝完第二瓶啤酒以后，也懒洋洋

地瘫了下来，他的脑袋里很可能正在闪过有关“火枪”在南

北战争中光荣事迹的景象。你能听见厨房里闹钟滴滴答答

的声音。奶奶会在打瞌睡时，下巴颏一点一点地垂向胸前，

然后又猛地惊醒过来。威尔科克斯太太一直在哼哼“时代

摇滚”，不过在哼完“让我藏在你心里”之后就慢慢地没有声

息了。

就在这会儿，屋里响起了一阵你所听到过的最最低微

的声响，大小介于飒飒声和窸窸窣窣声之间。我醒了过来，

看 ，向前探出身子，竖着耳朵在听。我眨见奶奶正坐在那

巴眨巴眼睛，想弄清楚自己确实是醒着。外面的树上连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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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树叶子都不动，整个世界好像都在倾听。

只见挂在敞开盖的棺材前面的纱巾一抽一抽地动起来

了。

除了玛丽 艾丽斯以外，我们都看见了。记者身子坐得

直挺挺的，威尔科克斯太太低低地叫了一声。

于是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

接下来就看到纱巾上起了一阵波纹，就好像有只手从

里面拂过了它，有个地方还皱成了团，似乎是有人抓了它一

把。这情景就仿佛是棺材底上有只无力的手正在往上伸，

想在土盖上棺材以前作一番最后的挣扎。

我的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。

“不，”威尔科克斯太太身子直往后缩，紧靠着椅背，帽

子向前耷拉在脑门上，憋着气说“，不。”

记者两手死死地抓住椅子扶手，口中念道：“圣母
”

啊

可是奶奶却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冲了过去“。好了，‘火

枪’！”她大声吼道“，你小子得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不会再

有了！”

奶奶奔出屋子的速度之快简直令我不敢相信。记者像

被铆钉铆定了似的呆在坐椅上动弹不得，威尔科克斯太太

则快速地瘫软下来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奶奶转眼间就回到了屋里，从木柴箱后

面取出的那 口径的温彻斯特双筒猎枪，顶在她那系着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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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裙带子的肩膀上。她端着枪，在屋子里疯狂地转了一圈，

枪筒从威尔科克斯太太头戴的帽子边上擦过去。她冲着挂

在那具大张着嘴的棺材前面的纱巾瞄准，然后开了一枪。

我想那一枪响得能把房子都震塌下来。事过之后有一

个星期我的耳朵都听不太清楚声音。奶奶大声吼道“：安息

吧，你这个老 ”说着她又射出了另一根枪管里的子弹。

记者蹿出椅子，原地猛转了整整一圈。屋子里啤酒瓶

乱飞。通往大门的直路处于奶奶的射程之内，他慌了神，没

意识到奶奶已经把两根枪管里的子弹都打完了。结果他把

帽子和记事本都扔在身后，脑袋冲前，从边窗里钻了出去。

他到底更怕哪一个，是活着的死鬼呢，还是奶奶猎枪的瞄

准，这他可没撂下话来告诉大家。威尔科克斯太太站起身

来大呼小叫：“死人走路了，多德尔太太在替我开枪打他

呢！”她一溜烟冲出房门，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。

纱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之后，屋子里寂静下来。

艾丽斯一直没有动弹。奶玛丽 奶的第一声枪响已经把她

惊醒，不过她很自然地以为奶奶把她给打死了，所以也就没

再费事去动弹身子。过后她说：好多年以后，那次经历的整

个事情还会让她做噩梦。

屋子里硝烟弥漫，冲淡了“火枪”奇塔姆身上散发出的

味道。原来是白色的纱巾此时已变成一块黑抹布。奶奶把

棺材盖子打掉了下来。一面墙上的 窗扇 户除了原先开着

的以外，都被奶奶的子弹给打开了。奶奶好像把屋子里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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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做的东西都打坏了，还把窗台上放的盆栽荚蒾的顶部削

到了屋外。不过除了子弹打得漫无目标以外，她倒并没有

把棺材里“火枪”奇塔姆的模样打得比原来更糟。

奶奶站在那儿，品尝着寂静的滋味。过后，她大大咧咧

地提着那枝 口径的猎枪，转身朝厨房走去“。你们这些

娃娃该上床睡觉去了。”她迈着沉重的脚步从我们身边走过

时吩咐我们。

除了奶奶自己以外，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奶奶开火时，她

养的那只龇牙咧嘴的老雄猫从棺材里面飞快地跑出来，蹿

上了窗台。我想奶奶是看到它爬进了棺材，这才动起了念

头。老雄猫舒舒服服地坐在“火枪”奇塔姆那不再有呼吸的

胸脯上，方才拍打纱巾的正是它。奶奶的子弹从它两只残

缺不全的耳朵（之所以残缺不全，是因为人说猫有 条命，

条）上方而它可能已经用掉了 飞过去时，它肯定就像先前

溜进来的时候一样匆匆地溜出去了。

棺材里面的猫给了多德尔奶奶机会。奶奶现在似乎不

再有时间去理会那个一张嘴就说起来没完、舌头吊在嘴里

威尔科克上下左右搅和的埃菲 斯了，不过她更没时间去理

会的是那些认为你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事情的记者们。可以

说，承蒙那只雄猫帮忙，她刚才已经朝着他们两边一边开了

一枪。

奶奶虽然并没有洋洋自得，看上去倒也很称心如意。

这件事情自然让她很有面子，也更有理由让大家不再来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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